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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听”的虚词用法及来源

吴 齐 阳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听”在湘语中可用作被动标记、方式介词和无条件连词，在吴语中可用作受益介词、处置标记和被动
标记，在徽语中可用作无条件连词。介词“听”在汉语方言中的语法化路径为：使役动词＞被动标记／并列连词／伴
随介词＞受益介词＞处置标记。连词“听”在汉语方言中的语法化路径为：零致使动词＞纵予连词＞无条件连词。

源头词义、语法环境、方言类推和词语使用频率是“听”在汉语方言中语法化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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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听”在汉语方言中的虚词用法，以往有不少学者如平田昌司、方松焘、鲍厚星、刘丽华、曾毓美、彭兰
玉、伍云姬、胡云晚、高再兰、彭小球、李蓝、曹茜蕾、钱双丽等都曾在相关论著中进行过论述，但这些研究侧重
于对“听”介词和连词用法的平面列举，且少数学者在判断“听”的词性及语法化路径方面存在一定的错误。
笔者结合共时和历时的语料，系统讨论汉语方言中虚词“听”的句法、语义特征并具体考察“听”在汉语方言中
如何语法化为介词或连词。
本文的语料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ＣＣＬ语料库）；二是前人文献中

的典型用例；三是本人对方言区成员的询问与实地考察。
一、介词“听”的句法语义特征
结合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听”在湘语和吴语中存在介词的用法，现列举如

下。
（一）介词“听”在湘语中的句法语义特征
在湘语中，“听”作介词主要有以下两种用法：
一是介引名词或名词短语，充当被动标记。例如：
（１）杯子听他打烂哒。杯子被他打破了。（长沙）
（２）满伢唧听他娘惯恃哒。小儿子被他妈惯坏了。（湘潭）
二是介引处所，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向。例如：
（３）听直走三百米就到哒。顺着直路走，走三百米就到了。（衡阳）
（二）介词“听”在吴语中的句法语义特征
笔者查阅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和吴语各地方志，发现“听”只在金华地区充当介词，其意义和用法与

金华方言中的“帮”相同。“听”作介词有以下三种用法：

１．义为“替、帮”，充当替代受益标记。例如：
（４）托侬听我写封信。托你替我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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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４中的“我”由于“侬”替“我”写信的工作而受益，因此“听”在句中作替代受益标记。

２．义为“给、为”，充当服务受益标记。例如：
（５）听别人做事干。为别人做事。
例５中的“别人”是省略的主语服务的对象，因此“听”在句中作服务受益标记。
因为“听”经常与“我（侬）”连用，所以就形成了“听我（侬）”这种固定结构，意思是“给我……”，用在命令

性的祈使句里起到加重语气的作用。例如：
（６）侬格碗饭听我（侬）喫掉去！你给我吃完这碗饭！
（７）侬听我（侬）走！你给我走！

３．义为“把”，充当处置标记，后跟受事宾语。例如：
（８）听稻秆当柴烧。把稻秆当柴烧。
由于“听”在金华吴语中可作处置标记，在句中位置固定，用法也比较确定，因此与“讴（转）”逐渐形成了

固定结构“听……讴（转）”（管……叫）。例如：
（９）听白薯讴（转）蕃芋。管白薯叫蕃芋。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金华下面的义乌，处置标记与被动标记同形，即“听”除了作处置标记，还可作

被动标记。例如：
（１０）佢听碗跌破了。他把碗打破了。
（１１）碗听佢跌破了。碗被他打破了。
二、连词“听”的句法语义特征
结合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听”在湘语和徽语中存在无条件连词的用法，现

列举如下：
（一）连词“听”在湘语中的句法语义特征
“听”在湘语中作无条件连词，义为“无论、不管”，总是位于偏句句首，正句中常用副词“都”，构成“听……

都……”的结构。笔者根据“听”后所带不同的成分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１．听＋疑问代词。例如：
（１２）听何支个，他都不怕。不管谁他都不怕。（益阳）
（１３）听何里我都要去。不管怎样我都要去。（冷水江）
（１４）听何嘎滴我都要去。不管怎样我都要去。（新邵）

２．听＋短语。例如：
（１５）听何是讲，他就是不去。无论怎么讲，他就是不去。（长沙）
（１６）听哪个人都不喜欢你。不管哪个人都不喜欢你。（涟源）
（１７）听么子方所他都要（想）去。无论哪里他都想去。（新邵）

３．听＋小句。例如：
（１８）听我发好大个火，其都不理。无论我发多大的火，他都没有理我。（洞口）
（１９）听你走好快，我都会赶上。不管你走多快，我都能赶上你。（株洲）
（２０）听你要么子家伙，我都把你。无论你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华容）
此外，“听＋小句”在湘语的某些地区可以后置，从复句的角度来看，处于偏句的位置。例如：
（２１）我都擒得到，听你放得何海。无论你放在哪里，我都能找得到。（华容）
（２２）他都要去滴，听你去不去。无论你去不去，他都是要去的。（株洲、新邵）
（２３）我都不怕，听你是何只个。无论你是哪一个，我也不怕。（隆回）
“听”作无条件连词主要分布在湘语长益片和娄邵片。湘语衡州片也出现了类似的用法，不过数量不多。

但是湘语辰溆片还没有出现相关的用法。而“听”在湘语中作无条件连词，是通过偏句中广泛使用任指疑问
代词和疑问副词得以实现的，正句中的副词“都（也）”，使得复句的无条件关系或轻微转折意味更加明显。按
照邢福义对复句的分类，湘语中的“听……都／也……”无条件复句为多面总括式复句或单面总括式复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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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二）连词“听”在徽语中的句法语义特征
平田昌司主编的《徽州方言研究》一书中，绩溪和歙县徽语中的“听”出现如下的用法：
（２４）听尔去不去，反正我是要去仂。不管你去不去，反正我是要去的。（绩溪）
（２５）听尔去不去，里外里我是要去唉。不管你去不去，反正我是要去的。（歙县）
例２４－２５中的“听”义为“无论，不管”，后接小句“尔去不去”，与正句中的“反正”“里外里”构成条件复

句，充当无条件连词。
根据《绩溪方言词典》，在绩溪徽语中，“听”连接偏句，正句中可出现副词“都”与之构成“听……都……”

的结构，例如：
（２６）听尔采的讲，渠都不相信。不管你怎么说，他都不相信。
此外，在绩溪徽语中，“听”引导的小句还可以后置，例如：
（２７）反正我搭尔讲过了，听尔去不去。反正我跟你说过了，不管你去还是不去。
三、汉语方言“听”的语义演变
（一）动词＞使役动词＞被动介词
鲍厚星、伍云姬曾将“听”列入长沙话表被动的介词①。曾毓美也用一定篇幅来阐述湘潭方言中“听”作

被动标记的用法②。以上学者的观点表明，在长沙方言、湘潭方言中，“听”曾经或正在被用作被动标记。
陈玲发现，长沙话中的“仰”似乎替代了原有的“听”，动词有“容让、听任”的含义，介词在表被动义的同时

也兼有使役义，后面一定要出现施事主语③。例如：
（１）’杯子听他打烂哒。杯子被他打破了。
（２８）钱要弃好唻，你再莫仰他偷咖唻。钱要藏起来啦，再不要被他偷走了。
据鲍厚星考证，长沙话里表被动的“仰”是普通话“让”的音变。在此基础上，陈玲认为长沙话里的“仰”与

普通话里的“让”用法相同。屈哨兵经过调查发现，作被动标记的“让”是由其“容让”这一义项演变而来④。
而动词“听”的一个重要义项是“容让、听任”。因此，“让”的语法化途径对“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清时期，“让”衍生出了“容让、让请、使役”三个新的义项。当“让”表“容让、听任”义时，多用于“ＮＰ１＋

让＋ＮＰ２＋ＶＰ”结构，其中ＮＰ１ 常被省略。例如：
（２９）孙新、王英奉公孙一清的令，只不容他进城，却不来赶杀，让他望北去了。（《水浒传》）
（３０）唐僧埋怨行者道：“你这个猴头，番番撞祸！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气儿，让他骂几句便也罢

了。怎么又推倒他的树！若论这般情由，告起状来，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通。”（《西游记》）
（３１）赵公胜道：“皆去不得。这城既已得来，还能再让他霸占吗？我等此时，且到城里刑部衙门，就此商

议如何？”（《续济公传》）
例２９－３１中的“让”，表容让的程度逐渐淡化，表被动的程度逐渐加强。这种“ＮＰ１＋让＋ＮＰ２＋ＶＰ”结

构虽然不是典型的被动结构，但是主语ＮＰ１ 对后续“让”类行为都有一种被动承受的意味，为“让”衍化为被
动标记创造了一种语境关系上的可能。而ＶＰ的动相变化，促使“让”逐步演化成被动标记。可见，“听任、任
凭”这一义项是“让”由动词转化为被动介词的转折点。
我们对“听”的语法化途径进行考察，发现亦是如此。当“听”表“听凭、听任”义时，经常会形成“ＮＰ１＋听

＋ＮＰ２＋ＶＰ”的结构，其中“ＮＰ１”常被省略。例如：
（３２）政教闇而不着，百姓颠蹶而不扶，犹赤子临井焉，听其入也。若此，则何以为民父母？（《盐铁论》）
（３３）在步道上引手而取，勿听浪人踏瓜蔓，及翻覆之。（《齐民要术》）
（３４）方氏已许出了口，不好悔得，只得装聋作哑，听他娶了一个妾。（《二刻拍案惊奇》）
例３２－３４中的ＮＰ２ 均是施事，ＶＰ是ＮＰ２ 的动作行为，所出现的语境与例２９－３１类似。而例３２中的

“听”单纯表“听凭、听任”义；例３３中的“听”已经暗含弱强度使役义，既可理解为“听凭、听任”，又可理解为
“让”；例３４中的“听”可以被“让”完全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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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鲍厚星：《长沙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曾毓美：《湘潭方言语法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陈玲：《长沙方言的同义单双音节介词对比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屈哨兵：《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年。



洪波、赵茗将汉语使役范畴的使役强度连续统分为三个等级：①命令型———高强度使役（如“命”“遣”
“请”等）；②致使型———中强度使役（如语义泛化了的“使”“令”和表示具体使役的“教”“叫”等）；③容让
型———弱强度使役（如表示容让、容许义的“教”“叫”“让”“与”“给”等）①。而汉语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容
让型（弱强度）使役动词才发生了被动介词化，以“让”为例：

（３５）道衍的脑袋确实够用的，杀人的差事让他去干。（《佛门异功》）
（３６）他立即睁眼扣腕道：“扯平啦！我劈断你的马腿又害你摔一跤，我让你打两下，已经扯平啦！你不能

再打人！”（《欲海神龙》）
蒋绍愚将使役动词语法化为被动介词的原因总结为三点：①使役句的成分语序和被动句一致；②能转化

为被动句的使役句的动词必须是及物动词；③被动标记前出现的是受事成分而不是施事成分②。例３５中，
“让”构成的使役句中的后项动词“干”是及物动词，受事ＮＰ“这件事”可以占据主语的位置。例３６中的“我”
既是“让”的施事者，又是后项动词“打”的受事者。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容让型使役动词具备向被动介
词转化的句法语义条件。
江蓝生认为，“听”有“听任、容许、容让”之义，属于弱强度使役动词。“当句子的使役施事成分与后项动

词的受事成分合而为一的时候，原有使役兼语句的句法语义结构就和被动句的句法语义结构相同。如果句
子后项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对受事主语的影响出乎说话人的意料之外，就会使受事主语成为移情对象。
受事主语与后项动词之间的被动关系就成为前景信息而被凸显出来，使役行为成为背景信息而被弱化，原有
的句子结构就由容让型使役兼语句转化为被动句”③。例如：

（３７）我说谎个闲话，（我）听侬打。我如果说了谎话，就随你打。（上海）
（３８）他听辵把子辵咖两万块钱。他被骗子骗走了两万块钱。（湘潭）
例３７是一个假设复句，“说谎个闲话”是假设，“（我）听侬打”是假设实现后的结果。我们一般看到“（我）

听侬打”这个句子的时候，会把它理解成弱强度的使役兼语句。而例３８我们则会把它理解为被动句，因为例
３８中的后项动词“辵（骗）”对受事主语“他”造成消极影响，是说话人不希望的，是出乎意料的结果。因此，该
句的受事主语成为说话人的移情对象，其与后项动词之间的被动关系得以凸显，成为前景信息。所以我们会
更容易把例３７看作是被动句。
而且根据笔者的调查，表“听凭、听任”义的动词“听”在湘语中常用的表达形式除了“听”外，还有“听让”。

“听让”是“听”与“让”的同义复合，其“容让”义的强化和凸显可见一斑。当然，我们不能说出现“听让”的地
方，“听”就一定会虚化为被动标记，或者说“听”虚化为被动标记就一定有“听让”这种表达形式出现。即“听
让”的出现不是“听”介词化为被动标记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它很可能是“听”介词化为被动标记的推动因素之
一。因此，作被动标记的“听”在湘语中的语法化轨迹应为：动词→使役动词→被动介词。

（二）使役动词＞被动标记／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受益介词＞处置标记
介词“听”在吴语中的演变轨迹较为复杂。刘丹青通过对苏州、上海等北部吴语区进行考察，发现存在着

一对新老派别的并列连词：老派的“搭”和新派的“帮”。其中“搭”完全替代了“听”原有的地位，因此，“搭”的
语法化轨迹对“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④。
据刘丹青的考证，“搭”在北部吴语中的语法化轨迹如下：
搭：动词→并列连词

→伴随介词→受益介词
石汝杰、宫田一郎的《明清吴语词典》对“听”进行了如下的定义：①〈动〉留下。②〈连〉连接名词，表并列

关系，和。③〈介〉引进和动作有关的对象，和，跟。④〈介〉引进动作的受益者，为，替。因为并列连词和伴随
介词语义接近，有时甚至语义相同⑤。结合汉语史我们可以发现，只要是并列连词，几乎都身兼伴随介词，所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洪波，赵茗：《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

蒋绍愚：《“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语言学论丛》，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

洪波，赵茗：《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４４—４８页。

刘丹青：《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单向性与双向性：以北部吴语的同义多功能虚词“搭”和“帮”为例》，《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以我们很难区分出二者到底哪个更早出现，故而将二者视作同时期的派生关系。因此，“听”虚化为受益介词
的语法化轨迹应与“搭”相同：
听：动词→并列连词

→伴随介词→受益介词
由上文可知，“听”在金华吴语中可充当处置标记。曹茜蕾系统考察了汉语各方言，发现汉语处置标记主

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拿”和“捏”类动词，二是“给”和“帮”类动词，三是伴随格①。很明显，金华吴语中作处置
标记的“听”来自伴随格。而伴随格标记的虚化会先演变为一个标示受话人、受益者和夺格等角色的间接格
标记，然后通过受益这个意思，再发展成一个受格或处置标记。根据《金华方言词典》，“听”作介词只有“替、
帮”和“给、为”两个义项，属于受益格标记。因此，“听”的语法化轨迹应为：
听：动词 →并列连词

→伴随介词 →受益介词→ 处置标记
由上文可知，金华市下辖的义乌，“听”作被动标记和处置标记同形。根据张敏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被

动标记有五种来源，分别是工具语标记、遭受义动词、“原因”标记、“来源”标记、使役动词。其中，有兼用功能
的是“原因”标记、“来源”标记和使役动词。不过前两者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已不再使用，只有使役动词依旧活
跃。“在兼用的情况下，现代汉语方言的被动标记（来自给予动词或使役动词）与使役标记直接相关；处置标
记则仅与工具语标记、受益者标记直接相关”②。我们已知湘语中的被动标记“听”由弱强度使役动词“听”演
变而来，吴语中的被动标记“听”是否也由弱强度使役动词“听”发展而来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江蓝生指出：“虚词的语法意义跟源头词的词汇义一般都存在联系……源头词的词义特点决定了语法化

的起点、路径和类型。”③因为连－介词“听”是吴语中动词“听”语法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对连－介词“听”
的来源进行考察。石汝杰的调查表明，“听”在早期吴语中充当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而现在已不作连－介
词④。笔者参考连－介词“听”的史料，将其与现代义乌方言中受益介词、处置标记、被动标记的“听”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

（３９）忙月里踏戽我听你盘工看，两面糖锣各自荡。忙月里踏水车戽水我跟你轮流干，两面汤锣各自响。
（山歌４卷）

（４０）听大干儿做事干。为大家做事。
（４１）我听介本书读了三遍。我把这本书读了三遍。
（４２）佢听疯狗咬嘞一口。他被疯狗咬了一口。
例３９－４２中的“听”都用于“ＮＰ１＋听＋ＮＰ２＋ＶＰ”这一格式，例４０省略了ＮＰ１。不同之处在于例３９中

ＮＰ１ 和ＮＰ２ 是并列关系，二者并无主从之分。而例４０－４２中的ＮＰ２ 分别作为受益对象、受事对象和施事对
象，是全句语义关系的核心。被动标记“听”的来源尚待考证，而受益介词和处置标记“听”已知来自连－介词
“听”。因此，连－介词“听”的源头词应为包含主从语义关系的动词。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可以发现，连－介词“听”的源头词不是明清吴语中表“留下”义的动词“听”，而是弱强

度使役动词“听”。因为当“听”是弱强度使役动词时，ＮＰ１ 和ＮＰ２ 是使役与被使役的关系，这属于一种广义
的主从关系。且弱强度使役动词“听”常用于兼语句，兼语句比一般单句具有更复杂的句法和语义关系，因而
在句中成分发生变化时能获得双重甚至多重的理解。加之弱强度使役动词“听”虽含有使役因素但强度较
弱，词义容易泛化。所以弱强度使役动词“听”可以平行虚化为伴随介词“听”。
而当“听”是弱强度使役动词时，所处的兼语句暗含“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的深层语义关系，为“听”演变

为被动标记创造了相应的语义条件。对此前文已进行详细阐释，这里不再赘述。因此，义乌方言中作被动标
记的“听”也应由弱强度使役动词的“听”发展而来。另外笔者经调查发现，“听”在义乌方言中作受益介词、处
置标记、被动标记的读音和形式一致。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义乌方言中受益介词、处置标记、被动标记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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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茜蕾：《汉语方言的处置标记的类型》，《语言学论丛》，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

张敏：《“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第４９页。

江蓝生：《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中国语文》，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同源。“听”在吴语中的语法化轨迹应为：
听：使役动词→ 并列连词

→伴随介词→ 受益介词→ 处置标记

→被动标记
（三）零致使动词＞纵予连词＞无条件连词
梁吉平将汉语中无条件连词的直接来源分为两组，一组为“否定词＋动词”跨层谓词性结构；一组为“任

凭”义纵予连词①。由于动词“听”的一个重要义项是“听任、任凭”，因此无条件连词“听”的直接来源应为“任
凭”义纵予连词。
刘小钦将“听”与“随”“任”“凭”“让”等同时列入零致使动词②。这类动词都含有“听任”义，表达一种既

不推动又不阻止的致使力，位于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所提及的“正致使”动词和“负致使”动词之间。
零致使动词语法化为纵予连词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语义基础，二是句法条件和句式意义。所谓语义基
础，正如吕先生所说“容认句上句即已作势，预为下句转折之地”。而句法条件表现为兼语式的“ＶＰ１＋ＮＰ＋
ＶＰ２”结构发生断裂，其中ＶＰ１ 演变为连词，“ＮＰ＋ＶＰ２”短语独立成句，句式意义表现为由假设义到转折义
再到让步义的一个发展过程。
笔者考察“听”的语法化轨迹，大体与刘小钦所描述的趋同。不过“听”早在西汉时期就已衍生出“不加限

制、任其发展”之义。“听”所在的分句，常与后一分句形成承接关系，但还保留着原有兼语句的结构。例如：
（４３）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昆阳与武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

南国必危，国无害已？（《史记·魏世家》）
（４４）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淮南子·修务训》）
到了南北朝时期，“听＋ＮＰ＋ＶＰ”结构有所变化。前后两个分句之间通过“若……则……”表达一种“条

件———结果”的语义关系。尽管该结构中的“听”依然表“听任、任凭”义，但它已经可以进入表虚拟假设的前
一分句中。例如：

（４５）敏以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席嘉认为，“听任”义与“虚让”的语法功能存在相通之处。当表“听任”义的动词出现在复句中，与后面的

内容形成关联，表示“听任某种情况出现”而后续情况不受影响，“听任”就成为一种“容认”。这类动词通过
“容认”负载让步信息。当表示让步的用法逐步固化，最终演化为表示虚让的语法功能，它们就演变为纵予连
词③。例如：

（４６）介甫沉吟良久，曰：“听使一淤亦何伤，但恐妨北使路耳。”（《涑水记闻》）
（４７）酒罢听客去，公亦赋归来。（《水调歌头·过凌云和张太博方》）
（４８）敢有私下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个月销尽，民间祷

祀，止用松香，柏香、枫香、桃香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彼土人自行检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
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日知录之馀》）
例４６中的“听”隐含让步义，“听使……亦……”所表达的语义相当于“纵使……又……”，表示结果不受

之前条件的影响。例４７和例４８中，“听”所在的分句与后一分句均呈现出转折关系。不同的是，例４７是“假
设条件＋肯定结果”，而例４８是“假设条件＋否定结果”。根据两句的句意，例４８的转折语义比例４７要强。
而例４６－４８中的“听……亦……”结构已逐步固化，由在同一分句使用到用于前后两个分句表示让步或转折
关系。刘小钦指出，“纵予连词……也／亦……”结构的固化是纵予复句一个重要的句法特点。因此我们可以
推断，作纵予连词的“听”在由宋到明这段时期已经形成。
虽然笔者暂时还未找到“听”由纵予连词向无条件连词过渡的书面材料，但在湘语部分地区，至今还保留

了“听”类似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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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吉平：《汉语任何义条件连词的历史演变》，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

刘小钦：《汉语“零致使”动词的历时演变》，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席嘉：《近代汉语连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４９）听吗介窜滴，也要好ｓｌ滴读书。即使再怎么忙，也要好好地学习。（娄底）
（５０）（大手大脚惯哒），听好多钱，他也用得圆。习惯了大手大脚，即使再多钱，他也用得完。（益阳）
例４９、例５０中的“听”虽然可替换为“无论、不管”，但还保留着一定的纵予义，也可理解为“即使”，处于

两可的状态。这也证明了吕叔湘的论断，“一部分无条件句是纵予句的变形的原因”。
梁吉平认为，尽管纵予句和无条件句都表示结果的不具变更性，但纵予句的结果句多为评议句，属于虚

拟或假设的状况；而无条件句的结果句多为已实现的或将要发生的情况。前者向后者的渗透是纵予向无条
件演变的语义基础。一方面，“听”表“听任、任凭”的源词义包含容让，可为后续内容铺垫。另一方面，“听”引
导的无条件句的后一分句常有总括副词“都”“总”回指，即“统统认可、又统统排除”，更强化了该句无条件的
意义①。
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听”作无条件连词最早可追溯至清朝：
（５１）那和尚不慌不忙的，还是在前面走，就同不晓得一般。但四人再也赶他不上，听你怎样奔法，都离他

有一箭多远。（《续济公传》）
（５２）不怕是什么侍卫，在家乡父母之邦，也不能以官势欺人，听他怎样起造，祖宗总要拆他。（《乾隆下江

南》）
在例５１、例５２中，“听”与“都”或“总”构成无条件复句的单面总括式，前一分句包含“怎样＋中心语”这

一结构，表示一个人或一群人行为本身所存在的度量差异。这里“听”的意义和用法相当于“无论、不管”。
由于《续济公传》和《乾隆下江南》皆采用当时偏白话的写作形式，“听”作无条件连词的用法也表现得比

较成熟。因此我们推断，最晚在清朝中后期，无条件连词“听”已经形成，且多用于口语之中。无条件连词
“听”在湘语和徽语中的语法化轨迹应为：零致使动词→纵予连词→无条件连词。
至于“听”在湘语和徽语中出现无条件连词的用法，应该与该词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方言的类推也有一

定的关系。据白云考证，唐五代时期，除了“听”外，表“听凭、任凭”义的词如“任”“由”等使用更为频繁，与
“听”形成竞争趋势。“听”在与它们的竞争中逐渐被排挤出口语系统，使用语境局限于正式的书面语系统。
这也是“听”在大部分方言中没能演变为无条件连词的一个重要原因②。而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湘语和徽语
地区，作无条件连词的“听”与表“听凭、任凭”义的“听”读音相同，都属于口语中高频使用的词语。当语义、句
法、句式方面具备相应的条件时，“听”就可以由动词转变为无条件连词。此外在汉语方言中，表示无条件关
系的标记很多都来自表“任凭”义的动词，例如：不拣（河南安阳）、管（江苏沭阳）、随（江苏宿迁）、凭管（内蒙古
包头）、任（湖南汝城）、无理（广东阳江）。“听”在湘语和徽语中能充当无条件连词，也受到相关方言的影响。
四、结语
汉语方言中，“听”作介词在不同地区的用法有所差异。在湘语长益片，“听”可作被动标记介引施事对

象，但这一用法在长沙逐渐消失，在湘潭等地还继续使用。在湘语衡州片，“听”可作方式介词介引动作方式。
在吴语金衢片的金华、义乌，“听”既可作受益介词，又可作处置标记。义乌还出现了“听”兼作处置标记和被
动标记的现象。此外，“听”在湘语长益片、娄邵片和徽语绩歙片都出现了无条件连词的用法。不过在这些地
区，除了“听”可作无条件连词外，“随”“不管”等也可作无条件连词，与之形成竞争。

“听任、任凭”是动词“听”的一个重要义项，是“听”能够发展为弱强度使役动词和零致使动词的关键。
“听”作弱强度使役动词常用于兼语句，暗含主从语义关系。当句法语义条件成熟时，“听”就可以演变为连－
介词和被动标记。“听”作零致使动词也常用于兼语句，隐含容认语义。当“听”所在的兼语句结构断裂时，
“听”就可以演变为无条件连词。方言的类推和口语的高频使用也是促使“听”语法化的重要动因。
还有个别问题本文尚未涉及，如湘语衡州片方式介词“听”如何虚化而来？它与湘语中被动介词“听”是

否有关？这些问题都亟待另文深入阐述。

［责任编校　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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